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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中国铁路当局开展了全路性的卫生运动,其促动因素包括政府倡导和

舆论动员、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等。在铁路卫生运动期间,铁
路当局主要采取了集会演讲、发放宣传材料、清洁大扫除和接种疫苗等多种宣教方略。这一时期的

铁路卫生运动实际成效不明显,但在理论上具有积极作用,提高了铁路员工的卫生知识,为推动卫生

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其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形式主义和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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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motivationfactorsofChina'srailwayhealthcampaignin1930sincludedavoca-
tionbythegovernment,massmediamobilization,railwayauthorities’hygieneawarenessandthe
systematizationoftheconstructionoforganization.Duringthehealthcampaign,therailwayauthori-
tiesadoptedvariousapproachesforitsformation,includingtherallyspeeches,distributionofmateri-
als,cleaningandvaccinationetc.Unfortunately,theactualeffectofrailwayhealthcampaignwasnot
satisfactory,yet,itenhancedtheoreticallyrailwayemployees’healthknowledgeandcontributedto
thepromotionofmodernizationofhygienicknowledge.Meanwhile,therestillexistedmanyproblems
intherailwayhealthcampaign,forexample,lackoffunds,formalismandunevendevelopmenta-
mongtherailwaybure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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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普及现代公共卫生知识,20世纪20—30年

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全国性卫生运动。
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充分,也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但就当时介入很深的铁路卫生运动却尚无相关

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铁路管理体制已纳入

国家行政之列,所以铁路当局开展的卫生运动也理

所当然是全国性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但铁路行业

具有企业性质,其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当时是独一无

二的。因此,通过对当时铁路卫生运动的研究,既可

以了解铁路当局开展卫生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能从

一个侧面管窥全国卫生运动的大概情形。

1. 铁路卫生运动的促动因素

目前学界研究表明,20世纪20—30年代全国

性卫生运动不是民众自发、自觉的行动,而是在国民

政府广泛的政治舆论和社会动员下形成的。铁路卫

生运动也同样受政治舆论的主导,同时,铁路当局对

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和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也

是当时铁路卫生运动的促动因素。

1.1 关于卫生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政治舆论动员

20世纪初以来,一批早期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

社会精英即开始关注中国卫生落后的问题,宣传西

方医学中的公共卫生理念。但他们的观点并非像今

天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卫生只与人类身体健康休戚

相关,而是将卫生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联

系到一起,强调现代卫生是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要

途。1918年,叶芳圃医生曾撰文指出:“今日吾国士

夫,竞言救国,靡不曰教育也,实业也,军备也。夫救

国须先救贫,而救贫要在救弱,救弱尤须防病。防病

非赖卫生设置不可”[1]。公共卫生专家黄子方也有

类似看法,他说:“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

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
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2]。
他甚至认为:“一国之文明程度,可以其卫生之程度

·61· 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1月第45卷第1期 ChinJMedHistJanu2015,Vol45,No.1



测之”[3]。很显然,近代社会精英们已不再将卫生只

看作是狭义的医疗技术、与人民健康相关的行政制

度,而是将卫生看作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和病态的

旧社会提升到强大、富裕和文明国度的法宝。追求

卫生不单单是个人的事,而是民族的集体事业。
这种视现代卫生关乎家国复兴的认识,在南京

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更加深入人心,构建现代卫生不

仅仅是社会知识精英的个人或群体意识,而且逐渐

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为达到构建现代卫生,国
民政府进行了陈义甚高的政治舆论动员,搭建了卫

生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层层递进的关系。在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卫生运动宣传纲要》中说道:“如
果我们觉悟了,从基本作起,就要切实的来提倡卫

生,使我们的人民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精神健全,
精神健全则意志坚决,意志坚决则民族团结坚固,能
够如此,列强才不敢逞其野心,帝国主义才可以给我

们打倒,中华民族才能得到解放!”[4]4卫生运动的

标语也被拟定为“注意卫生是民族独立的基本条

件”,“卫生运动就是救国运动”,“卫生运动就是解放

运动”[4]34等等。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和社会舆论还阐发了卫生

与社会经济、卫生与现代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新生活运动时期,蒋介石多次批评普通民众:”
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肮脏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

永远不洒扫。这些极不卫生的事情,就绝对不是现

代任何文明国家的国民可以留存的;尤其是随地吐

痰、撒尿,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就如此! “[5]因而,
他希望通过卫生与清洁来塑造新国民。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为公共卫生树立了复兴家

国的高远目标。在此舆论的主导和动员下,建立现

代公共卫生就成为朝野一致的共识,而一场构建民

众对卫生的认知,引导他们向着健康生活,造就现代

文明国家的卫生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

1.2 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

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是促成铁路卫生

运动的内部因素,如果没有路局出于自身发展的需

求与选择,卫生运动很难形成规模。关于重要性的

认识主要体现在2点:
首先,构建现代卫生有助于铁路防控传染病。

近代随着中国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各种传染病也

沿铁路线迅速传播,造成了传染病的流行。陇海铁

路局叶舒芬医生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二十世纪交通

便利时代,往往甲地发生一流行病,不转瞬间便可传

至乙地,由乙地而可遍及全球,如1916年之流行感

冒症,初发生于欧洲,继及美洲,旋流行到亚洲,而及

全球。铁路为交通利器,但亦系疾病传染之捷径”
[6]98-106。20世纪以来,清末东北鼠疫、1917—1918
年晋绥鼠疫和1932年全国霍乱都与铁路密切关联。
而铁路当局虽然引入西方的防疫方法和措施,控制

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也造成了铁路沿线民众大

量伤亡以及铁路自身效益的损失。由此,铁路当局

只有加强铁路现代卫生事业建设,才能截断传染病

借铁路线传播的可能。
其次,现代卫生与铁路员工及铁路发展息息相

关。铁路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规模产业,“员工有十

万余人,旅客有千万之众,卫生之设施完善与否? 既

关员工之健康与旅客之安危,亦系地方之幸福与中

外之观瞻”[7]1-13。且不论卫生对于铁路旅客的影响

及与地方幸福的关联,但就卫生对于铁路的影响则

应是铁路当局必须考量的。因为卫生不仅关涉铁路

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自身收入,还间接影响到铁路生

产运输和经营效益。正如胶济铁路公益课长于圣培

所言:“就铁道本身而言,员工身体健全,则工作效率

增加,收入亦可增加,不然则工作的效率减低,收入

亦将减少”。所以他号召“凡我员司工警,为民族前

途着想,为铁道发展及自身健康着想,对于卫生,不
可不深切注意”[6]98-106。道清铁路医院院长张葆成

也曾这样表述:“我以为路员不害病,不仅铁路员工

个人可以得着康健的幸福,就是国有的铁路方面,也
得着无形的利益,不宁唯是,并且我们国家也获得无

形中的生产。”[8]

因此,无论是从防控传染病,还是从铁路员工身

体健康及发展路务考量,都需要铁路当局构建现代

卫生体系,而让铁路员工掌握一定的现代卫生知识

则是基础条件。然而,近代中国铁路员工大多数来

源于失业农民,识字尚且困难,至于现代科学知识更

是匮乏。他们与社会普通民众一样,急需普及卫生

知识。因此,铁路当局出于发展路务的内在需要,也
必须开展铁路卫生运动。

1.3 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

陈义甚高的舆论动员和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

的认识只能提供理论依据和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
并不能直接实现卫生运动的大规模开展,20世纪30
年代真正推动和维系铁路卫生运动的是铁路当局所

进行的组织制度化构建,即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机

构和规章制度。
首先,铁路当局制定了卫生运动的重要制度。

①“卫生运动日”的确定。铁道部刚成立时(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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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由于面临管理混乱、发展停滞和负债累累等

困境,无力顾及铁路卫生问题。直至1931年,铁道

部在南京召开由各地方路局卫生负责人参加的第1
届全路医务会议 [9],根据医务会议的提议,铁道部

决定每年4月1日为全国铁路卫生运动日 [10]。②
1932年初铁道部颁布了《全国铁路卫生运动大会各

路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该《规程》规定各路局应

于每年3月1日成立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全权领

导该路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由各处负责人及医务

机关负责人各1人共同组成,筹备委员会下设总务、
清洁、宣传、检查及保健5组,并在各工务段、各机务

段、各站和各学校等处分设宣传、清洁和检查工作队

或分队。另外,《规程》还规定卫生运动大会所需经

费以所辖铁路每公里1~1.5元为标准,由地方路

局支付 [11]。
其次,地方路局都建立了领导卫生运动的组织

机构。根据铁道部的要求,20世纪30年代道清、京
沪、沪杭甬、平汉、胶济、湘鄂、正太、广九、广韶等铁

路局及株韶段和潼西段工程局等,在每届卫生运动

大会举办之前都会成立组织机构,负责领导卫生运

动。比如第1届卫生运动大会召开之前,京沪沪杭

甬铁路管理局于1934年3月1日成立筹备委员会,
由各处和署代表黄子方、濮登青、陈明寿、俞寿昌和

李恂等5人组成,并设立总务、清洁、宣传、检查和保

健5组,分别由朱宁瑞、孙遂之、王企光、俞人龙和高

维5人任组长,另有组员5~10人不等 [12]。其他

各路局都基本如此。
这些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为铁路卫生

运动顺利、有效地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铁路卫生运动的宣教方略

20世纪30年代,铁路卫生运动的宣教方略和

内容与当时全国性卫生运动基本相似,主要包括集

会演讲、发放宣传材料、清洁大扫除以及接种疫苗

等。

2.1 集会演讲

集会演讲由于很少受场地和设备限制,易于铁

路员工接受,是铁路卫生运动中最为常见的宣传方

式。在卫生运动期间,铁路当局通常会安排卫生行

政机构负责人、铁路医院医生以及铁路卫生稽查或

卫生清洁管理员,于铁路员工较为集中的车站和工

厂、旅客列车以及扶轮中小学等处所进行集会演讲。
比如陇海路局1届卫生运动大会当天,路局总务处

副处长黄学周、医务长朱森基和郑州医院院长叶景

荀先后在郑州站发表演讲,墟沟、运河、铜山、商丘、
开封、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等车站则分别由各所

在医院院长叶舒芬、赵辛余、许杉、蒋德堃、周盛贤、
刘云生和胡廷玉进行演说。京沪沪杭甬路局除在各

车站进行集会演讲外,路局还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宣

传组,在旅客列车上向旅客作通俗演讲。集会演讲

的主要内容包括卫生、卫生运动的重要性和民众个

人卫生习惯、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知识。

2.2 发放宣传材料

发放宣传材料也是铁路卫生运动中的常见方

式。与集会演讲相比,宣传材料更为直观和具体,对
于识字的铁路员工而言一目了然,且能保存。宣传

材料主要有标语、图画、手册和传单。在京沪沪杭甬

路局第1届卫生运动大会期间,路局宣传组就编印

有卫生运动特刊,卫生及预防时疫传染的图说、小
册、传单和标语等多种[13]232。这些宣传材料,一部

分发放给路局各机关、铁路员工及旅客,一部分则悬

挂在各车站或者列车上。当时路局为开展卫生运

动,还准备了3辆宣传车,开行于南京、上海和杭州

站之间,宣传车车窗及车身上贴满了介绍各种疾病

传染途径的图画,“指明疾病之传染不外上列数种,
促人注意于卫生之不可忽视”[14]。其他路局在卫

生运动期间也都编印有多种宣传材料。

2.3 清洁大扫除

清洁大扫除是铁路卫生运动从口头或文字宣传

转向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其内容是路局或者各车

站组织铁路员工收集垃圾、清洁灰尘。京沪沪杭甬

路局在第1届卫生运动大会期间,为开展清洁大扫

除,专门设立清洁组,并成立134个清洁工作队,于
3月29日—31日对全路各站、工厂、各车场、各办公

室及宿舍、各扶轮学校以及上下行各列车分别进行

大扫除[13]232。同时,为督促大扫除提高效率,路局

还设立由各警段段长和车站站长组成的检查组10
队,对各地的大扫除进行检查,并评定等级,对获得

甲等者给予奖励。1936年夏令卫生运动期间,路局

在1周时间内共打扫101座车站、车辆50列、员工

宿舍48处、学校10所、工厂15处、办公室27处,并
整理餐室、茶点室和工人食堂7处。为监督与指挥

各站、工厂、学校打扫卫生及整理交通事宜,路局先

后派出165余人赴各地进行检查[15]25-27。平汉、北
宁和胶济等路局在卫生运动期间也都举行了清洁大

扫除,其形式与京沪沪杭甬路局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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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实施卫生防疫的重要途径。在铁路

卫生运动期间,部分路局组织铁路医院医生为铁路

员工和旅客免费接种牛痘和注射伤寒、霍乱等疫苗。
比如第1届铁路卫生运动大会期间,京沪沪杭甬路

局就设立有保健组,随宣传车至各站为铁路员工、家
属及旅客接种牛痘,注射霍乱和伤寒疫苗。此后,每
年卫生运动路局都会进行接种疫苗。1936年夏令

卫生运动期间,路局在一周时间里共接种牛痘近

300余人,注射霍乱疫苗5299人次,注射伤寒疫苗

156 人 次,注 射 霍 乱 伤 寒 混 合 疫 苗 1328 人

次[15]25-27。

2.5 其他宣教方式

除上述4种主要宣教方式外,部分路局还采取

卫生展览、儿童健康比赛及卫生常识测验等形式。
1937年春平汉路局就曾进行过卫生展览,将搜集到

的卫生课和各医疗机构卫生医务成绩、各种卫生常

识图表、相关模型及编印的卫生宣传品等,先于路局

卫生课展出,后移至路局卫生列车中赴沿线各站展

览[16]。儿童健康比赛和卫生常识测验则在京沪沪

杭甬路局经常使用,路局为“提倡儿童卫生与普及育

儿知识”起见,1935—1937年间举办5次铁路员工

家属儿童健康比赛,凡该路满2~5周岁儿童均可报

名,由铁路医院对儿童进行体格检查,矫治缺点,并
进行儿童知识演讲[17];卫生常识测验则由卫生课拟

订题目,刊登于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之上,由路局员

工答卷,1930年代路局先后共举办40次[18]。
铁路当局这些丰富多样的宣教方略,既直观,又

比较通俗易懂,大大增强了卫生宣传和教育的效果。

3. 铁路卫生运动的成效与局限

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

效,可以从2个方面来说。
首先,从实际成效来看,取得一些,如京沪沪杭

甬、平汉和胶济等路局在运动期间会派医护人员赴

沿线各站、工厂及学校等地为铁路员工、家属、旅客、
工人和学生施种牛痘和注射疫苗,增强了这些群体

抵抗传染病感染的能力。另外,平汉和京沪沪杭甬

路局还开展了铁路员工和儿童体格检查,有助于铁

路员工及时发现和预防疾病。但这些统计资料并不

多,可见当时铁路卫生运动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其次,从理论上讲,铁路卫生运动还是产生了积

极影响。①促进铁路员工对现代卫生知识和观念的

了解与接受,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都有裨益。
时任铁道部总务司卫生科长王畏三的话很恰当地表

达了这个意思,他说:“(铁路卫生运动)一方面唤起

民众之注意,同时使其了解卫生之方法,与健康之幸

福,一方面使环境洒扫洁净藉示平日之模范。此外,
又可使工作者知清洁须从努力得来,欲使环境洁净,
不但须日日洒扫除,养成其不偷懒之习惯,同时又使

员工旅客了解卫生工作之费力,必须养成痰不乱吐

物不乱投,屎尿不随放之习惯。”[7]1-13②为推动中国

卫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实现

的前提,是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卫生运动即承担

了这样一种职能。铁路当局的卫生宣传和教育对象

是铁路员工,但受众却不限于铁路员工,众多往来于

铁路的旅客及铁路沿线的社会民众也从中受到卫生

知识的熏陶。铁路员工、旅客及铁路沿线的民众联

系着千千万万的国人,他们会把获得的卫生知识相

沿不断的传播下去。因此,铁路卫生运动作为全国

性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也存在

诸多问题,如经费不足、形式主义以及路局之间发展

不均衡等。
①经费不足。按照铁道部规定,地方路局卫生

运动经费是由路局按所辖铁路每公里1~1.5元预

算安排,以 平 汉 铁 路 为 例,该 路 全 线 长 约1214
km[19],则需经费1214~1821元,而实际上平汉铁

路第1届卫生运动大会预算经费仅为200元,这与

铁道部规定的标准相差甚远。经费严重不足很大程

度上制约了卫生运动的举办。
②形式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在铁路卫生运动中

也表现明显,从铁路当局第1~4届卫生运动大会的

形式与内容来看,主要是以集会演讲和清洁大扫除

为主,内容主要是口头宣传和做一时扫除,时间仅为

1日,其实质性作用自然有限。正如胡定安所指言:
“近数年来各处举行卫生运动,不要说在运动以后,
就是正在运动的时期中,而一般环境状况肮脏如故,
民众之漠不关心也如故,即使是其他更重要政治运

动,也无非是官样运动。”[20]

③铁路卫生运动在各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京

沪沪杭甬、平汉和陇海等路局搞得有声有色,规模很

大,而平绥、南浔和湘鄂等路局则规模很小,影响甚

微。其中的缘由,除了与路局财政盈亏有关外,与路

局卫生负责人对卫生重视程度也密切相关。京沪沪

杭甬路局卫生课长黄子方、平汉铁路卫生课长张学

诚和陇海铁路医务长朱森基等人,都具有比较丰富

·91·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1月第45卷第1期 ChinJMedHistJanu2015,Vol45,No.1



的现代卫生知识,因而对卫生运动非常重视。在他

们的直接领导与筹划下,这些路局卫生运动开展得

颇具规模。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是

当时全国卫生运动组成部分,除了没有社会力量参

与外,其政治动员与宣教方略与路外基本相同。尽

管铁路卫生运动持续时间短暂,实际成效不明显,并
且存在诸多局限,但应该认识到在国家贫弱、民众卫

生知识匮乏和各方面条件不济之时,铁路当局能够

开展此项工作,已属难能可贵。而且从理论上说,铁
路卫生运动传播了现代卫生知识和概念,既为铁路

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中国卫生现

代化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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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消息·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中译本出版

兰台

张炜所译谢尔登·沃茨(SheldonWatts)的《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于2015年1月由商务

印书馆出版。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是世界史专题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此书共10章,第1章 《疾

病与健康:一个全球性话题》,相当于全书的总论。此后按时间顺序,依次对世界历史上的疾病和

医学进行了阐述。第2章,《严重传染病出现之前,古埃及与被征服前的新大陆:消逝的社会》;第3
章,《古希腊的多元论》;第4章,《公元632年至现代中东医学体系的演变》;第5章,《1869年前印

度次大陆的健康与疾病》;第6章,《公元前l900年至公元1840年中国的医学与疾病:理念与实

践》;第7章,《1450年后疾病的全球化》;第8章,《1050—1840年西方的疾病与医学》;第9章,《现
代医学科学的诞生:德意志与英国及英属印度的对比》;第10章,《1940年至今世界的健康与医

学》。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从宏观角度对世界上已知的医疗系统进行了考察,既包括现已被认为属于西方社会的希腊、

罗马,也包括非西方的中国、埃及、印度、中东、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此书研究案例最早追溯于古埃及,往下则延伸到今天的美

国和欧洲,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疾病与医疗的发展状况。此书将世界历史上所有治疗疾病的方式都看作伟大多样性的不

同面向,认为人类医学实践由医生和从业人员共同塑造,还在大量的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全球化对当代疾病与医学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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